
A31

二○一一年十月十八日（星期二）辛卯年九月廿二

采風副刊
責任編輯：張旭婕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F e a t u r e

周
前
一
個
下
午
，
正
對

電
腦
網
遊
，
手
機
乍

響
，
一
聽
，
頓
狂
喜
。
來
電
者
乃
闊
別
十
餘
載
之
甄

某
也
。

這
位
甄
某
，
為
六
十
年
代
武
俠
小
說
家
高
峰
之

子
。
猶
憶
高
峰
︵1922-1998

︶
生
前
，
是
九
十
年
代
初

吧
，
多
番
與
之
茶
敘
，
暢
談
甚
歡
，
並
蒙
他
提
供
了
不
少

文
壇
資
料
，
包
括
他
自
己
的
著
述
和
生
平
大
略
。
蓋
之
前

曾
閱
葉
洪
生
大
著
︽
武
俠
小
說
談
藝
錄
︾，
指
：
﹁
睹
其

︵
指
高
峰
︶︽
高
原
奇
俠
傳
︾、
︽
蟠
龍
劍
客
傳
︾、
︽
五
嶽

豪
俠
傳
︾
諸
作
，
文
情
不
俗
。
﹂
當
年
，
梁
羽
生
、
金
庸

崛
起
，
所
謂
新
派
武
俠
小
說
諸
作
家
風
起
雲
湧
，
然
多

﹁
乏
善
可
陳
﹂︵
葉
洪
生
語
︶，
惟
高
峰
可
一
觀
而
已
。
但

葉
洪
生
因
資
料
所
限
，
指
高
峰
﹁
生
平
不
詳
﹂。
就
是
這

一
句
，
得
悉
︽
華
僑
日
報
︾
副
刊
編
輯
甘
豐
穗
與
之
相

熟
，
遂
央
而
介
紹
。

當
時
高
峰
已
退
休
，
也
不
握
筆
為
文
矣
。
不
旋
踵
，
即

以
中
風
聞
，
病
榻
纏
綿
五
載
，
終
撒
手
歸
去
。
高
峰
原
名

甄
誠
，
有
一
子
，
即
來
電
甄
某
也
，
知
我
對
其
父
作
品
甚

有
興
趣
，
遂
借
出
兩
套
作
品
，
供
我
作
研
究
之
用
。
在
下

自
是
感
激
涕
零
。
看

高
峰
這
些
舊
作
，
倒
勾
起
我
童
年

不
少
往
事
。

六
十
年
代
，
除
狂
嗜
金
庸
外
，
對
其
餘
諸
家
如
風
雨
樓

主
、
蹄
風
、
毛
天
、
高
峰
等
，
都
看
得
入
迷
，
看
到
近

視
。
反
而
對
新
派
武
俠
小
說
的
奠
基
人
梁
羽
生
，
卻
不
甚

喜
愛
。
諸
家
中
，
高
峰
所
有
的
作
品
都
看
了
，
得
一
印
象

是
，
行
文
流
暢
，
故
事
吸
引
，
學
問
或
不
如
梁
羽
生
，
但

作
品
自
有
一
股
吸
引
力
，
令
我
廢
寢
忘
食
。

甄
某
慨
然
借
出
，
對
我
研
究
武
俠
小
說
史
確
大
大
有

功
。
惟
工
作
實
太
忙
碌
，
未
克
細
看
。
越
兩
三
月
，
甄
某

來
電
索
還
，
遂
求
准
續
期
。
甄
某
無
異
議
。
誰
知
此
後
十

餘
載
，
再
無
聞
甄
某
來
電
催
還
，
恍
似
人
間
蒸
發
，
不
知

何
去
。

茲
得
其
電
話
，
怎
不
雀
躍
。
傾
談
之
下
，
知
其
已
退

休
。
噢
，
原
來
退
休
始
有
空
找
區
區
小
弟
也
，
有
空
才
再

追
還
書
也
。
惜
書
山
雜
亂
，
要
找
，
必
須
翻
箱
倒
櫃
；
遂

央
其
寬
限
多
日
，
抽
空
尋
之
。
甄
某
亦
應
允
，
並
溫
言
細

詢
近
況
。
越
日
，
再
電
來
約
品
茗
，
我
說
尚
未
找
到
，
找

到
再
相
聚
可
也
，
並
斬
釘
截
鐵
，
信
誓
旦
旦
：
必
還
！

日
前
，
甄
某
又
電
來
，
口
吻
突
變
，
冷
而
無
情
：
﹁
你

再
不
歸
還
，
我
就
訴
諸
法
律
行
動
！
﹂
嗚
呼
！
兩
套
書
二

十
餘
本
就
要
訴
諸
法
律
？
如
何
訴
法
？
十
餘
載
不
聞
音

訊
，
一
來
就
要
講
法
律
，
我
氣
了
：
﹁
基
於
與
高
峰
的
交

情
，
書
我
一
定
還
的
。
不
過
，
既
然
你
要
控
告
，
好
！
我

就
靜
坐
等
你
的
律
師
信
！
﹂

高
峰
作
品
雖
可
讀
，
惟
寓
意
不
高
。
甄
某
借
出
的
兩

套
，
亦
已
細
讀
，
且
做
了
筆
記
，
草
而
為
文
；
因
物
主
失

蹤
，
故
放
諸
書
山
，
迄
已
成
災
，
尋
之
必
須
搬
搬
運
運
。

區
區
工
作
殊
忙
碌
，
須
待
假
日
空
閒
始
為
之
。
甄
某
如
此

不
講
理
，
奈
何
！
其
實
，
年
前
我
在
澳
門
舊
書
舖
亦
檢
獲

不
少
舊
武
俠
小
說
，
也
有
高
峰
的
作
品
，
惟
非
甄
某
所
借

出
的
兩
套
。
甄
某
要
重
出
父
輩
作
品
，
我
本
可
借
出
，
今

回
如
此
惡
臉
相
向
，
倒
要
考
慮
矣
。

香
港
電
影
︽
桃
姐
︾
在
威
尼
斯
國
際

電
影
節
上
得
到
殊
榮
，
年
逾
六
十
的
女

星
葉
德
嫻
獲
得
最
佳
女
演
員
獎
。
該
片

尚
未
在
港
公
映
，
但
從
報
上
已
經
了
解

影
片
情
節
，
這
就
是
有
情
有
義
的
主
僕
故

事
。我

家
也
有
過
一
位
開
姐
，
真
名
簡
影
開
的

﹁
開
姐
﹂，
在
上
世
紀
的
五
六
十
年
代
，
照
顧
我

的
三
個
孩
子
成
長
。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初
，
我
剛
結
婚
，
租
住
西

區
學
士
台
的
一
個
小
房
間
，
包
租
婆
的
傭
人
就

是
開
姐
。
後
來
我
有
了
第
一
個
孩
子
，
搬
到
了

灣
仔
的
謝
斐
道
，
開
姐
便
到
了
我
家
當
上
照
顧

女
兒
的
女
傭
。
當
年
我
和
太
太
都
是
教
師
，
工

作
很
忙
，
只
能
節
衣
縮
食
，
聘
請
女
傭
人
照
顧

孩
子
和
處
理
家
務
。
而
且
第
二
年
又
有
了
第
二

個
孩
子
，
兩
個
孩
子
和
家
務
都
由
開
姐
一
力
承

擔
。開

姐
有
點
重
男
輕
女
，
我
卻
因
女
兒
是
第
一

個
，
先
入
為
主
，
對
女
兒
較
為
疼
惜
。
其
實
都

是
親
生
骨
肉
，
哪
裡
有
分
彼
此
。
後
來
女
兒
漸

漸
長
大
，
我
害
怕
她
會
在
小
露
台
爬
上
觀
望
，

發
生
危
險
，
便

人
來
為
露
台
加
上
鐵
絲
網

︵
不
是
密
封
，
不
算
僭
建
︶。
記
得
當
時
開
姐
拋

來
一
句
：
﹁
女
兒
的
事
，
你
就
特
別
緊
張
！
﹂

這
話
我
印
象
深
刻
，
就
是
對
我
重
女
輕
男
的
批

判
！開

姐
在
我
家
做
了
約
十
五
六
年
，
兒
女
長

大
，
她
才
離
去
。
在
他
處
做
了
幾
年
便
退
休
，

但
和
我
家
時
有
來
往
。
女
兒
回
穗
升
讀
中
學
，

翌
年
碰
上
文
化
大
革
命
，
還
是
開
姐
的
張
羅
，

使
女
兒
能
到
她
的
鄉
下
插
隊
，
方
便
她
的
家
人

照
顧
。
大
兒
子
她
更
是
照
顧
有
加
，
到
我
家
來

就
像
走
親
戚
一
樣
，
兒
女
也
當
她
是
親
人
。
她

退
休
養
老
，
時
往
探
望
，
直
至
去
世
。
現
在
，

兒
女
們
每
年
清
明
，
還
到
庵
堂
她
的
骨
灰
龕
處

拜
祭
。

我
們
對
待
家
傭
，
完
全
是
平
等
相
待
。
過
去

只
用
過
一
位
開
姐
。
現
在
年
紀
老
了
，
兒
女
為

我
們
先
後
聘
用
菲
傭
和
印
尼
傭
照
顧
，
我
們
同

樣
當
她
們
是
親
人
一
樣
。
但
第
一
個
菲
傭
竟
藉

詞
回
國
探
親
，
實
是
另
謀
高
就
，
不
告
而
辭
。

第
二
個
印
尼
傭
又
是
不
告
而
別
，
並
曾
在
前
僱

主
家
犯
案
，
勞
煩
警
探
來
查
。

別
以
為
春
天
到
百
花
開
令
人
陶
醉
，

其
實
，
秋
天
秋
意
濃
濃
帶
點
禪
意
景

色
，
同
樣
使
人
欣
賞
不
已
。
秋
高
氣

爽
，
假
期
郊
遊
樂
，
與
親
友
登
高
，
享

受
和
諧
氣
氛
，
誠
賞
心
樂
事
也
。
生
態
環
境

可
影
響
人
的
情
緒
，
心
平
氣
和
大
可
發
揮
潛

力
，
提
升
智
慧
。
只
不
過
，
矛
盾
重
重
不
協

調
的
社
會
，
若
然
更
有
某
些
別
有
用
心
企
圖

者
，
蓄
意
挑
釁
事
端
，
甚
至
動
輒
用
粗
言
暴

力
行
為
，
如
此
一
來
，
社
會
又
怎
得
有
安
寧

呢
？
很
不
幸
，
這
些
別
有
用
心
常
鬧
事
端
者

居
然
是
﹁
尊
貴
議
員
﹂，
且
蓄
意
在
嚴
肅
議

事
的
立
法
會
會
議
上
鬧
事
。
立
法
會
會
議
是

議
員
議
事
為
市
民
服
務
之
地
，
可
惜
近
年
卻

成
為
某
些
議
員
﹁
無
法
無
天
投
擲
﹂﹁
惡
言

相
向
﹂﹁
武
鬥
﹂
之
地
。
對
這
些
議
員
的
表

現
未
知
曾
經
投
過
他
一
票
的
選
民
，
是
否
深

感
﹁
痛
心
疾
首
﹂
而
歉
疚
哩
。

上
周
當
行
政
長
官
曾
蔭
權
在
宣
讀
施
政
報

告
時
，
已
見
那
些
﹁
專
搞
事
出
位
﹂
的
議
員

又
在
搞
小
動
作
了
。
平
常
專
選
有
媒
體
在
鏡

頭
下
做
﹁
秀
﹂
博
出
鏡
的
某
些
議
員
，
而
今

正
值
選
舉
期
間
又
怎
會
錯
過
﹁
出
位
﹂
機
會

呢
？
翌
日
當
曾
蔭
權
出
席
立
法
會
施
政
報
告

答
問
大
會
期
間
，
變
本
加
厲
的
﹁
搞
事
﹂
分

子
毫
無
禮
貌
有
失
身
份
地
發
言
冒
犯
曾
蔭

權
，
亦
有
人
用
雞
蛋
擲
向
曾
特
首
，
場
面
幾

成
鬥
獸
場
一
發
不
可
收
拾
之
際
，
立
法
會
主

席
曾
鈺
成
只
好
驅
逐
﹁
搞
事
﹂
者
離
場
，
圖

令
答
問
大
會
能
繼
續
順
利
進
行
。
在
電
視
機

旁
看
直
播
的
觀
眾
異
口
同
聲
支
持
曾
鈺
成
主

席
為
維
持
議
會
秩
序
依
議
事
規
則
辦
事
，
處

理
得
當
。
市
民
不
由
得
會
問
一
聲
，
香
港
議

會
文
化
何
在
？

社
會
上
有
不
同
立
場
，
不
同
聲
音
可
以
通

過
辯
論
協
調
﹁
求
同
存
異
﹂
達
成
共
識
去
解

決
問
題
。
而
立
法
會
議
員
是
選
民
通
過
民
主

選
舉
出
來
，
代
表
市
民
議
事
的
，
並
非
選
出

﹁
打
手
﹂
進
行
武
鬥
，
甚
至
擲
物
或
惡
言
針
對

打
擊
行
政
長
官
和
為
市
民
服
務
的
高
官
。
香

港
是
國
際
化
、
法
治
文
明
、
民
主
的
大
都

市
，
市
民
冀
望
由
我
們
投
票
選
出
的
議
員
是

文
明
守
法
有
禮
、
為
民
服
務
的
模
範
。

前
文
談
及
作
者
手
稿
的
今
昔

實
用
功
能
以
及
手
稿
在
今
天
的

象
徵
意
義
，
那
是
從
一
般
的
角

度
出
發
去
談
的
；
若
把
焦
點
集

中
在
文
學
而
言
，
文
學
界
對
手
稿
當
然

是
有

特
別
重
視
的
傳
統
，
五
四
時
代

的
作
家
，
無
論
是
把
作
品
用
毛
筆
寫
在

箋
紙
上
，
或
寫
在
原
稿
紙
上
，
都
在

日
後
成
為
作
家
全
集
的
收
錄
對
象
，

有
的
更
會
獨
立
出
版
，
如
︽
魯
迅
手

稿
全
集
︾
和
︽
魯
迅
詩
稿
︾
等
書
。

讀
者
透
過
箋
紙
或
原
稿
紙
上
的
字

跡
，
彷
彿
如
見
其
人
，
得
到
一
種
親

近
的
感
覺
，
這
就
是
手
稿
在
實
用
以

外
的
作
用
，
包
括
它
的
象
徵
意
義
和

予
人
的
感
覺
，
由
是
也
可
以
重
新
驗

證
出
物
件
象
徵
意
義
的
重
要
性
。

這
種
象
徵
，
因

時
代
變
遷
，
還

會
有
若
干
的
變
化
，
作
家
手
稿
在
今

天
已
不
單
具
﹁
如
見
其
人
﹂
的
親
近

感
覺
，
更
由
於
科
技
時
代
促
使
手
寫

痕
跡
銳
減
，
作
家
手
稿
更
象
徵

一

種
思
想
觀
念
的
手
工
生
產
。
由
於
工

作
和
傳
播
的
需
要
，
今
天
的
作
者
當

然
有
必
要
以
電
腦
打
字
檔
案
來
取
代

舊
有
的
手
寫
方
式
，
即
站
在
實
用
的

角
度
上
，
作
者
幾
乎
已
沒
有
必
要
使

用
原
稿
紙
，
事
實
上
在
電
腦
上
寫
作

亦
有
利
於
修
改
和
保
存
︵
前
提
是
電

腦
功
能
正
常
︶
；
因
此
當
我
們
今
天

談
論
手
寫
的
稿
件
，
應
該
不
是
談
論

它
的
實
用
價
值
，
而
是

眼
於
它
的

象
徵
意
義
或
其
他
正
常
實
用
以
外
的

情
志
功
能
。

時
代
變
遷
促
使
我
們
放
棄
手
寫
，

因
為
我
們
必
須
遷
就
世
界
大
潮
，
亦

無
法
抗
拒
科
技
帶
來
的
方
便
和
新
速

度
；
但
同
樣
由
於
時
代
變
遷
，
日
漸

使
我
們
察
覺
到
科
技
也
促
使
情
志
和

感
通
的
流
逝
，
也
愈
發
感
到
手
寫
稿

件
的
人
性
氣
味
，
的
確
是
科
技
無
可

取
代
。
手
寫
文
字
的
筆
法
、
透
在
紙

上
的
輕
重
筆
跡
所
透
現
的
情
感
、
思

緒
、
修
養
，
都
是
我
們
即
使
採
用

﹁
手
寫
板
﹂
書
寫
也
無
法
取
代
的
。

手稿的情志功能

二
○
○
三
年
初
，
和
好
友
冰
姐
看
了

美
國
電
影
︽
托
斯
卡
納
艷
陽
下
︾

︵U
nder

the
T
oscan

Sun

︶，
兩
人
即
被

這
個
擁
有
如
詩
畫
美
景
的
意
大
利
中
部

地
區
所
吸
引
，
加
上
美
酒
美
食
的
推
動
，
隨

即
訂
下
同
遊
托
斯
卡
納
之
約
，
冰
姐
多
次
催

促
成
行
，
我
卻
因
人
在
江
湖
，
未
能
拋
下
纏

身
俗
務
，
差
點
失
約
。

二
○
○
四
年
中
，
離
開
工
作
了
十
七
年
的

機
構
，
是
實
踐
諾
言
的
時
候
了
。
因
緣
際
會

之
下
在
旅
遊
網
站
以
極
低
價
投
得
意
大
利
學

廚
的
五
日
四
夜
行
程
，
地
點
就
在
托
斯
卡

納
！
火
速
訂
了
飛
往
意
大
利
的
機
票
，
托
斯

卡
納
之
旅
旋
即
上
路
。

冰
姐
精
於
廚
藝
，
我
則
饞
嘴
，
學
廚
之
旅

只
是
前
菜
，
遊
覽
觀
光
才
是
主
碟
。
在
悉
心

安
排
下
，
我
們
先
後
遊
覽
了
錫
耶
納

︵S
ie
n
a

︶
、
聖
吉
米
尼
亞
納
︵S

a
n

G
im
ignano

︶、
比
薩
︵Pisa

︶
等
托
斯
卡
納
區

內
的
古
城
，
最
後
還
在
佛
羅
倫
斯
︵Florence

︶

勾
留
三
天
，
盡
遊
古
城
內
的
歷
史
遺
跡
、
博

物
館
、
畫
廊
美
術
館
等
等
，
看
得
雙
眼
疲
極

了
，
雙
腿
累
壞
了
，
當
然
嘴
巴
也
不
能
倖

免
，
卻
是
吃
得
不
亦
樂
乎
！

二
○
一
一
年
下
旬
，
再
遊
托
斯
卡
納
。
除

了
七
年
前
到
過
的
多
個
古
城
景
點
，
還
加
入

了
阿
雷
佐
︵A

r
e
z
z
o

︶
、
科
爾
托
納

︵

C
o
r
t
o
n
a

︶
、

蒙

特

里

久

尼

︵M
onteriggioni

︶、
盧
卡
︵L

ucca

︶、
帕
爾
馬

︵Parm
a

︶、
波
隆
納
︵B

ologna

︶⋯
⋯

同
遊
的
也
是
一
群
好
友
，
只
是
沒
有
了
我

的
最
佳
遊
伴—

—

冰
姐
。
她
是
我
們
旅
程
的

守
護
天
使
，
在
天
堂
看
顧

我
們
，
祝
福
我

們
旅
途
愉
快
。

再遊托斯卡納

一路馬不停蹄，趕到「北極村」口時，已是晚上
8時許。月光昏暗，夜色如晦，冷風嗖嗖。儘管唐
詩早有「胡天八月即飛雪」，也查過天氣預報，可
一個「冷」字還是讓人深感突兀了得。趁 學弟王
傑「辦手續」的當口，我忍不住環顧四周，別說是
景色，即使咫尺間也是一片朦朧，東西莫辨。說句
笑話，還真是找不 北了哩！
按照「村」裡的規定，我們別無選擇，只得乖乖

坐上地主的電瓶車。這種車，頭頂有蓋，四面無
壁，三伏天坐 它觀光也許優哉游哉，可眼下就很
夠嗆了。它彷彿一個躊躇滿志的勝利者，載 我們
這群緊縮脖頸的「九頭鳥」，向夜幕深處那個神奇
的旮旯──「北極村」駛去。

一、夜宿「北極村」
所謂「北極村」，乃「雄雞」版圖上最北端的一

個臨江小屯，位於大興安嶺山脈北麓的七星山腳
下，中俄界河黑龍江自北轉東呈「7」字形蜿蜒繞
過，面積約16平方公里，住戶不足250家，人口900
多，與一個名叫伊格娜恩依諾的俄羅斯小村隔江相
望。這個緯度高達53°多的小不點兒，是國內觀賞
北極光和極晝勝景的最佳處，堪稱「雞冠」上的一
顆明珠。這裡無霜期很短，夏季晝夜溫差大，冬季
氣溫通常在零下50多度，對於愛好「找北」和鍾情
「找冷」的遊客來說，無疑極具魅力。

好不容易熬過瑟瑟發抖的10多分鐘，我們來到一
戶農家小院門前。這是一家鄉村旅館。聽說它不僅
設施齊全，且有空炕候客時，我們一下子活躍起
來。我們跳下電瓶車，一擁而進。精明的老闆趕緊
抱來劈柴棒子，手忙腳亂地為我們燒炕。誰知，炕
沒燒好，反倒弄了一屋子煙。原來，忙亂中老闆忘
了打開煙道門。儘管嗆得鼻涕眼淚流，我卻依舊覺
得別有情趣。幸福原本就是自我感知。試想，若不

是學弟夫妻慷慨解囊，包攬川資盤纏一應開銷，我
等上哪去補這「熱炕頭」一課？
然而，「這一課」卻補得啼笑皆非：在我這門外

漢的聒噪下，炕被老闆燒過了頭，尤其我睡的這邊
廂，更是「重災區」，半夜裡我被燙醒了。
大炕燙人，再也睡不 了！輾轉反側，也不知過

了多久，忽聞隱隱傳來雞鳴聲。在這神州「雞冠」
之上能夠聽到雞鳴聲，委實令人興奮。
一唱雄雞天下白，北極村天亮得格外早，大約四

點半就全亮了。世代生活在漫長冬季裡的北極村
人，未必有聞雞起舞的習慣，可我們這群「九頭鳥」
哪裡還躺得住？弟兄們紛紛起身，意外的是，其他
三位居然和我一樣，全都在半夜裡被「熱炕頭」燙
醒了。大家不禁哈哈一樂，孟浪嘍！

二、清晨遊江灘
起床後，兩位賢弟猴急，未等我們收拾行當，便

迫不及待兀自出門「轉」去了。隨後，我與年兄也
自成一組，相跟 魚貫而出。
晨曦微露，朝霞燦爛，老天還算給面子，可就是

風不小，呼呼作響，有點下馬威的意思。儘管把帶
來的秋衣全加上了，可還是冷得慌，我們只好揀迎
太陽的路走。
直到這時我們才驚訝地發現，北極村其實很特

別，既有集鎮般的古街道，也有零散的舊民居，集
中裡有分散，分散裡又有集中，與江南那種群居村
落大相逕庭，很難形成南方那種「村」的概念。木
楞房無處不在，但磚混結構的新房子也不少。水泥
馬路寬而直，有的甚至帶有馬路牙子，一望而知，
是旅遊業發展的產物。馬路兩邊，隨處可見築 籬
笆，圍 柵欄，掛 招牌、燈籠，獨門獨戶的農家
飯店。而且，村裡還在大興土木，搶蓋異域風格的
豪華飯店。

迎 太陽的路是村東的一條濱江大道，走不多
遠，忽見路邊有座鄂倫春風情雕塑。營造出來的遊
獵環境中，立 一位武士般的鄂倫春漢子。他頭戴
皮帽，身 甲冑，右手執長弓，左手扶在「北極人
家」的木牌上，側面注視 右前方，腳邊是三條情
態各異的獵狗。整個雕塑古樸粗獷，風情濃郁，人
物造型威武陽剛，栩栩如生。這種反映少數民族狩
獵生活的雕塑，內地十分罕見，我不禁心中一動，
連忙招呼年兄與之合影留念。
別過風情雕塑，翻下堤坡，走過一座陳舊的木板

吊橋，我們來到江灘邊。
腳下這條江，乃我國第三大河，全長四千三百多

公里，眼下正是枯水期，江面並不寬闊，江水清
澈，水流平緩，沙洲時現。我與年兄漫步在滿是鵝
卵石的江灘上，目光不時投向對岸。
岸那邊早被當年病入膏肓的「大清」拱手送人，

目前是俄羅斯地盤，只見山巒蜿蜒起伏，植被茂密
蒼翠，卻不見人煙。此情此景，讓我想起那個喪權
辱國的「璦琿條約」，就是它把這條內河變成界河
的。恩格斯說，沙俄不費一槍一彈「從中國奪取了
一塊大小等於法德兩國面積的領土和一條同多瑙河
一樣長的河流」。
毋庸諱言，任何人走到這裡都難免心情複雜。我

們默默走過一段後，年兄忽然提議，「我們撿幾塊
石頭帶回去吧？」

作家年兄是個有心人，他的提議一下子觸動了
我，讓我想起拙文《邂逅「望夫石」》裡曾經引用
過的話，「石不能言最可人，可人之石最能言」。
是的，我們是該在這裡撿幾塊石頭帶回去了。也
許，我們這趟北極村之遊，最珍貴的紀念品，就是
這北極村邊黑龍江畔的幾塊石頭哩！
我們蹲在江灘上，在沙礫中揀，在江水中挑。江

風從我們身旁颳過，晨曦為我們留下剪影⋯⋯看
手中幾塊大小不一、形狀各異的「龍江石」，一時
真不知該說什麼好。它們既非「雞血」，更非「田
黃」，可作為屈辱和變遷的一種見證，將帶 天文
的，地理的，歷史的，自然的，種族的等等信息，
跟隨我跋山涉水，越過迢迢關山，去到數千公里之
外的揚子江畔。由此可見，此等珍貴，是不能用世
俗觀念去衡量的！
裝好「龍江石」，我們返身上岸，走不幾步便來

到北極廣場。這裡是北極村舉辦各種活動的場所，
面積堪比半個足球場，地面鋪 大理石，臨江處有
座寫意的橢圓形憨石碑，碑高2.8米，正面刻有「神
州北極」四個鮮紅大字。此碑與天涯海角的「南天
一柱」遙相呼應，是「北極」的一個象徵。
我們在碑前剛拍完照，便遠遠瞧見兩位學弟從下

游走上來。及到跟前一問，呵，原來，賢弟王傑也
在江邊撿了幾塊石頭！看來，我們這代人在家國情
懷上，是何等心有靈犀啊！

書之糾紛

開　姐

黃仲鳴

客聚

看
亞
視
的
︽
香
港
有
飯
開
︾，
是
日
主
題
是
靠
生
果

金
如
何
過
活
？
讓
何
守
信
每
天
只
准
用
三
十
元
，
看

怎
樣
解
決
三
餐
？
結
果
當
然
是
相
當
拮
据
，
例
如
早

餐
只
能
頭
兩
天
吃
麵
包
，
第
三
天
便
不
能
買
麵
包
，

只
用
點
米
煲
粥
吃
，
不
必
另
外
花
錢
，
拉
上
補
下
。
為
了

買
便
宜
菜
，
特
地
用
兩
元
老
人
優
惠
價
，
由
牛
頭
角
坐
港

鐵
去
深
水

跨
區
買

，
買
了
十
元
排
骨
、
七
元
鯇
魚
、

六
元
橙
、
七
元
青
菜
，
加
一
元
豆
腐
卜
，
共
三
十
一
元
，

超
支
了
一
元
，
勉
強
過
關
。
節
目
的
結
論
是
，
很
多
老
人

家
為
了
省
一
塊
幾
毛
，
終
日
頻
撲
去
找
最
便
宜
的

菜
，

再
回
家
煮
飯
，
每
天
就
過

這
樣
累
人
的
生
活
。

名
人
過
極
度
省
錢
生
活
的
節
目
，
印
象
最
深
的
是
一
個

日
本
電
視
台
的
特
輯
，
找
個
日
本
女
星
︵
忘
了
名
字
︶，
給

她
一
套
小
公
寓
，
再
給
一
筆
錢
，
要
她
自
己
過
一
個
月
。

那
個
月
所
有
開
支
，
公
寓
房
租
、
水
電
煤
、
食
用
和
交
通

費
全
包
在
內
，
不
得
超
支
。
攝
製
隊
在
公
寓
客
廳
裝
了
器

材
，
可
全
程
拍
攝
。

那
個
女
星
看
來
是
個
相
當
認
真
的
人
，
由
於
那
筆
錢
不

多
，
她
知
道
月
尾
必
不
夠
用
，
便
老
早
從
路
上
找
來
些
泥

土
，
在
公
寓
的
露
台
種
小
蘿
蔔
，
幫
補
食
物
。
她
耐
心
澆

水
，
等
待
蘿
蔔
破
土
成
長
，
怎
知
快
有
收
成
時
，
卻
給
飛

來
的
野
鳥
吃
了
，
她
很
傷
心
，
卻
已
來
不
及
重
頭
種
過
，

只
好
更
省

用
。
到
最
後
的
幾
天
，
工
作
人
員
提
醒
她
，

在
第
三
十
天
還
有
一
筆
數
目
不
小
的
電
費
要
結
帳
，
她
便

索
性
連
燈
也
不
開
，
不
開
爐
煮
食
，
不
看
電
視
。
日
本
晚

上
很
冷
，
她
一
早
上
床
睡
，
後
來
實
在
太
辛
苦
，
忍
不
住

哭
起
來
。
當
然
她
很
幸
運
，
這
種
緊
絀
的
生
活
，
只
需
在

鏡
頭
下
過
一
遍
，
但
身
困
其
中
的
苦
況
還
是
很
像
真
。

相
比
之
下
，
何
守
信
的
幾
天
生
果
金
生
活
，
算
不
了
甚

麼
。
不
過
看
了
節
目
，
才
知
道
他
原
來
已
七
十
了
，
看
來

還
很
健
康
，
雖
身
處
弱
台
，
卻
仍
樂
天
地
繼
續
工
作
。
人

到
七
十
，
身
體
好
，
有
工
作
，
風
雲
寵
辱
早
已
過
，
是
一

種
福
氣
。
老
實
說
，
如
果
今
天
還
要
染
金
頭
髮
做
選
美
會

主
持
，
才
真
難
受
。

學窮人過活

百
家
廊

張
衍
榮

議會文化何在？

雄雞一唱天下「北」
──「北極村」之遊（上）

蘇狄嘉

天空

思 旋

天地
吳康民

語絲

陳智德

留形

伍淑賢

乾坤

■在澳門尋獲之高峰作品，大

都殘缺不全。 作者提供圖片

■住鄉村旅館，睡熱炕，

別有一番感受。 網上圖片


